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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族（浯江）歷史始於懷仁妣陳氏奉懷仁母何氏神主遷居金門，遷居金門

年代未詳。由於懷仁父親名諱生卒資料失傳，何氏神主葬地記載「漳州大湖潭

上」成為金門以前唯一的記錄。鄭崇和自金門遷台後，往往以無家譜不知金門

以前為憾，嘉慶壬戍7年（1802）秋，寄信囑尚在金門的崇聰、文瑞父子抵漳1

搜尋舊譜企圖溯源金門以前。然而，抄錄所得的《舊譜》卻遭到用錫指出與本

族「緒端莫接2」無法上溯。雖然如此，用錫仍然希望利用鄉試機會3，計畫在

漳州大湖搜尋何氏墳塋之後返鄉途中順道抵漳，再次詳察《舊譜》與本族的關

連性。何氏墳塋歷經用錫「兩渡尋覓莫知所在4」；《舊譜》部分則未有任何

明確的訊息。

文瑞派下（功）爵三女麗華雖已出嫁但仍以鄭姓宗親名義遊走兩岸，2014

年告知父親：「中國東坑宣稱有後人鄭用錫為開台進士，希望能與在台的鄭用

錫後人家族交流⋯」。不知道中國東坑究竟握有那些資料得以宣告鄭用錫為後

人，祭祀公業特地為此組團赴中國東坑探究竟，參訪行程包括東坑「思親堂」

以及祠堂「弼興堂」。

這是一趟尋根不成但收穫豐富的旅行，此行意外的解開本族家譜謎團，確

認鄭用錫於《本族譜序》指稱的《舊譜》就是《東坑鄭氏譜》，也就是確認本

1 清朝時，漳州府府治為龍溪縣（今漳州市），轄有龍溪縣（今漳州市）、漳浦縣、南靖縣、長泰縣、平和
縣、詔安縣、海澄縣（以上均與今同）共7縣；雲霄廳（今雲霄縣）1散廳。

2 指兩頭不相接。「緒」指事物的開端；「端」指事物的起始，也有事物的兩頭之意。《本族譜序》鄭用錫，
《浯江鄭氏家乘》頁六，《浯江鄭氏家乘》以下簡稱《家乘》。

3 鄭用錫分別於嘉慶丙子21年（1816）及嘉慶戊寅23年（1818）參與鄉試。
4 《浯江鄭氏家譜序》，鄭用鑑，以下簡稱用鑑《家譜序》，《家乘》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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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與東坑鄭氏不相接；此外，也見證了不同的認祖歸宗與祖先崇祀道門，特為

文記錄。

貳、《漳浦本支譜》–本族家譜謎團
本族尋根的目標非常清楚簡單，就是尋找懷仁的父親。現在使用DNA鑑

定或司法途徑解決認祖歸宗的疑問，但是在古代就只能依靠「家譜」尋根。本

族家譜《浯江鄭氏家乘》是現存最早的版本，係由鄭如蘭委託鄭鵬雲整合用錫

與用鑑先後完成的家譜增訂編撰而成5。家譜封面記「癸丑（1913大正二年）

仲夏之月」，因此又稱為《癸丑浯江鄭氏家乘》或簡稱《癸丑家乘》、《家

乘》。6

用錫於《本族譜序》指出崇聰、文瑞父子於嘉慶壬戍7年（1802）秋「抵

漳搜尋舊譜，漳之宗親亦體諒惓惓，至意奉與抄錄。」顯示本族當時就抄錄有

漳之《舊譜》。然而，用錫發現其與本族「緒端莫接」但未敘明是誰的家譜。

《家乘》登錄有八篇序文，除了用錫的《本族譜序》與用鑑《浯江鄭氏

家譜序》、《浯江鄭氏族譜世系錄7》之外，林開謩、李景驤、陳望林等三篇

《浯江鄭氏族譜序》是在鄭鵬雲接受委託編譜時期收錄的8。至於康熙時期樊

澤達、徐上的《漳浦本支譜序》是誰的家譜序文9？被用錫指稱為「緒端莫

接」的《舊譜》是否就是《漳浦本支譜》？用錫與用鑑兩人都沒有明言，只以

「抵漳搜尋舊譜」或「漳浦族人賫譜赴浯考核」簡單帶過，加上不清楚序文裡

面記載的傳說，疑問就成為迷團。

綜合樊澤達、徐上兩篇序文的內容，該譜的作者名叫「伯言」。因為序文

5 《浯江鄭氏家乘題跋》，鄭鵬雲，《家乘》頁壹百七十四。
6 正確的製版印刷時間待確認。《家乘題跋》記光緒辛丑27年（1901）；《家乘發凡》記大正癸亥12年（1923）；
比對世系錄豋錄有「現年xx歲」可以回推當時的採訪年代者，顯示資料大都落在癸丑年（1913）。

7 《浯江鄭氏族譜世系錄》，鄭用鑑。以下簡稱用鑑《世系錄序文》，《家乘》頁六十。
8 林開謇，又名林開 ，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進士二甲7名；李景驤，福建
省福州府侯官縣人，乙未科進士二甲84名；陳望林，福建省福州府侯官縣人，乙未科進士二甲32名。《浯江
鄭氏家乘》頁三、四、五。

9  兩人序文分別簡稱樊澤達《序文》與徐上《序文》。樊澤達，康熙乙丑24年（1685）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徐上，康熙癸丑12年（1673）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家乘》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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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收錄於本族《家乘》內，「伯言」應該是「鄭伯言」而非鼎鼎大名大敗蜀

漢劉備的「陸遜（伯言）」。然而「鄭伯言」是誰？又如何關連至時間遠達

一千五百多年前的鄭康成（鄭玄）10？相關人名、事蹟不清楚導致對這兩篇序

文無法理解，也不知道為何被收錄於《家乘》的原因。

Part 1：2014尋根之旅

用鑑《世系錄序文》述說本族世系源流「彰彰可考者始自懷仁祖妣移住金

門」。鄭氏家廟神龕前神桌左方石柱「歷有唐入閩以來 綿綿延延 溯源總歸一

本」是入閩始祖推論模糊的藝術；右方石柱「由昭代遷浯而後  繩繩繼繼11  衍

派又見分支」則是遷居金門以後，血脈相連清楚可考的事實。

參、東坑社–鄭克永–祖厝–石碑
東坑社地處福建漳州市漳浦縣長橋鎮割后村東坑毛頂山下，位處漳浦縣治

之北、漳州市治之南，鄭姓人口數於2013年冬時為467人12。2014年12月2日飛

廈門，12月4日晚抵達漳州市，全團先與東坑代表鄭志輝先生、曾任《滎陽鄭

氏漳州譜》總編輯的鄭惠聰先生等人聚會交換意見。

東坑社為鄭姓人士聚落，係由鄰近的石壁社分衍而來13，自認與石壁社同

為「鄭子弼」的後裔。東坑社是一個離群被孤立的口袋型社區，進出僅靠一

條小路。12月5日早上由鄭惠聰先生陪同搭乘巴士前往東坑，離開市區後立即

感覺到土地貧瘠，沿途人車稀少，農業時代必然是個不易謀生之地。大約1個

鐘頭之後，到達一個寫有歡迎鄭氏宗親充氣拱門的路口，就是到了東坑鄭姓

人士的聚落。由東坑現有的混泥土道路進入，立即看到一座有如十八尖山的小

山，就是當地人士所稱的毛頂山（圖1）。初始馬路大約5米寬，兩旁都是現

代水泥房，沒多久道路就變窄，隨即可以看到一座相當寬廣但已傾頹殘破不堪

10 鄭玄（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省高密市）人，東漢經學家。樊澤達《序文》稱「閩之清
漳鄭氏其康成苗裔歟」。《家乘》頁一。

11 古時家譜世代之間以紅繩連貫，代表血脈相連繼繼。
12 《漳浦鄭氏會刊》頁31。漳浦縣鄭姓宗親聯誼會出版，2013年12月底出版，東坑社提供。
13 《鄭用錫家族及生平》第5頁，鄭惠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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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宅，此即擔任二十多年村長、支部書記的東坑社耆老鄭漢國口中的「鄭氏

祖厝14」（圖2）。這一座古宅將要被改建，設計圖就公告於門邊也已經被命

名為「思親堂」，未來的外型結構與現狀完全不同（圖3）。廣場上立有一石

碑，依碑文的記載是由自稱第十代孫的鄭克永立於康熙辛丑60年（1721），

圖4。

肆、東坑家譜 ＝ 漳浦本支譜
東坑社沒有「鄭克永碑」拓片，現場辨識石碑字句非常困難。回台後將石

碑相片放大逐字解讀，雖然無法得到完整的碑文，但是關鍵的文句已足夠解釋

《漳浦本支譜序》的內容（圖5、6）。由清楚可以正確辨識的文句說明該碑文

是在訴說「克永受祖宗庇蔭，不敢忘本⋯建宗祠置烝田春祀秋嘗⋯俎豆千秋萬

世。」

14 《鄭用錫家族及生平》第5頁，鄭惠聰。

圖1：由此路進出東坑弼興堂，前方就是毛頂山
（涂夢龍先生攝影）

圖3：東坑鄭氏祖厝重建規劃草圖，尚未興
建但已命名為《思親堂》（涂夢龍先生攝

影）

圖2：民宅格局的東坑鄭氏祖厝（翻拍自
《漳浦鄭氏會刊》）

圖4：東坑鄭氏祖厝前「鄭克永碑」
（涂夢龍先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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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刻有鄭克永幼年時與其父的經歷：「克永方弱齡時，從先大人宦遊西

蜀」比對樊澤達《序文》「吾友伯言，先年移駐入蜀…其先代雖以軍功顯宦，

而伯言亦以邊勳膺厚秩」；徐上《序文》「吾郡衛守鄭公以詩書起家…其尊人

胤紫先生從戎有功，國初（清）移駐四川實閩漳祖也。」可以確認「伯言就是

鄭克永，父為鄭胤紫」15。

由上述文字解析：「宦遊、軍功」顯示鄭胤紫是位武官，應屬「綠營

兵16」；「國初移駐四川」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平定當時（明末清初）在四川的

張獻忠之亂；「實閩漳祖也」說明鄭胤紫原籍福建省漳浦縣。徐上《序文》清

楚指出鄭克永修譜的時程與當時的經歷：康熙甲申43年（1704）返鄉收集資

15 鄭惠聰文《關於台灣新竹市鄭氏源流與福建漳浦縣東坑鄭氏的源流》有相同的說法，但不知道其出處。
16 滿清的興起是倚靠它強大的八旗軍力。到了滿清入關後，為了加強對領土的有效統治，清政府招降明軍、招
募漢人組織軍隊，以綠旗為標誌、以營為單位，所以稱為「綠營兵」，是獨立於八旗外的清朝正規軍。

圖5：鄭克永碑（涂夢龍先生攝影） 圖6：鄭克永碑文（鄭炯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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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歸省祖域集父老訪舊聞17），這個時候在四川的鄭克永被徐上稱呼為「衛

守18」，屬四川嘉定直隸州19；康熙辛卯50年（1711）春，移防至廣東潮州府

（辛卯春，公奉令來守潮衛），徐上就是在這個時候為其家譜作序（出其族譜

見示，徵余為序20），此時距張獻忠兵敗身亡的順治3年（1646）已經有65年

了；次年再由樊澤達作序21，因此這兩篇序文都是在廣東潮州府作成的。鄭克

永康熙辛丑60年（1721）於東坑自宅立碑時，應該是年約八十的老者。

鄭克永所作之譜，若單只包括東坑鄭姓聚落人士，應該被稱呼為「東坑鄭

氏家譜」。依據徐上與樊澤達兩位進士的序文名稱，此譜被冠以「漳浦」之名

是為《漳浦本支譜》22，涵蓋東坑鄭氏是屬必然，至於是否還包含其他漳浦地

區鄭氏，現無資料可考。

伍、漳浦本支譜＝舊譜＝本族不相接（緒端莫接）
家譜序文是家譜的一部分，本族家譜《浯江鄭氏家乘》收錄有樊澤達、徐

上兩篇序文代表本族獲得有《漳浦本支譜》。比對用錫《本族譜序》與用鑑

《家譜序》內容，顯示本族在用錫鄉試之前便已取得鄭克永《漳浦本支譜》，

但是用錫發現與本族不相接，致有「緒端莫接」之語。用錫與用鑑兩篇序文雖

然沒有押日期，但仍然可以由內文看出成文的時間。鄭用錫《本族譜序》文中

有「俟後赴省鄉闈回浯抵漳查考其詳未晚也」之語，代表《本族譜序》成文時

間最晚應該是在用錫第一次鄉試嘉慶丙子21年（1816）之前；至於用鑑《家

譜序》，內文有「昔年功兄用錫兩渡尋覓莫知所在」之語，可以確認成文時間

是在用錫第二次鄉試之後。換句話說，用錫是記錄尋根之前本族所有獲得的資

17 《家乘》頁二，徐上。
18 「衛守」應該只是徐上的用詞，當時無此職官頭銜。清朝綠營編為標、協、營及汛。士兵為世兵制，父死
則子繼，由漢人統帥。綠營的官階大致上依照明朝的制度，由高至低分別為提督(省/標)、總兵(鎮)、副將
(協)、參將(營)、游擊、都司、守備(地方)、千總(駐點)、把總。

19 清代山海關以內、長城以南的漢族地區被稱為「漢地」、「關內」或「內地」。漢地的行政區劃承襲明代
「省–府（州）–縣」的層級體制。一級政區為布政使司，通稱「行省」或「省」。二級政區為府、直隸州。
縣為三級政區。直隸州領有縣，但由府管轄的「散州」、「屬州」不再領縣。

20 《家乘》頁二，徐上。
21 《家乘》頁一，樊澤達。
22 《漳浦本支譜》以下簡稱鄭克永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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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用鑑寫的是用錫二次尋根的結果。同時，這兩篇序文也是當時族人共同努

力為了尋根的記錄。

一、本族家譜1.0

由《本族譜序》可以看出：嘉慶壬戍（1802）至嘉慶丙子（1816）這一

段14年的期間內，本族從沒有家譜、不知移住金門以前歷史，歷經「抄錄舊

譜」、和漳之宗親有交流、也有「鄭子弼分衍」之說；然而，當用錫企圖補足

「第是世族繁衍由我高祖（懷仁）而來者，譜缺有間矣」開始修譜時，卻發現

本族與《舊譜》互不相接，無法溯源金門以前。《舊譜》指的是崇聰、文瑞父

子兩人「抵漳搜尋舊譜，漳之宗親亦體諒惓惓，至意奉與抄錄」所得。對照本

族家譜登錄有《漳浦本支譜》序文，卻完全未見金門以前世系，顯示《漳浦本

支譜》就是被抄錄、同時也是被指為緒端莫接的《舊譜》。

子弼傳說於《本族譜序》佔有相當大的篇幅而且清楚明確：「余家分泒仙

遊，子弼公遷居漳浦，卜宅石壁、東坑二處…第三房派分移官任、新樓仔」問

題是：「余家」何指？子弼名諱何來？與本族的關係？是否為用錫家傳？懷仁

卒於康熙庚申（1680），距嘉慶壬戍（1802）崇聰、文瑞抄譜時已經過了120

年。無家譜、懷仁父親名諱失傳、家族記錄僅及於何氏神主的情況下，這一段

「子弼傳說」為家傳的可能性不大。若是家傳，用錫尋根時必然也會如同搜尋

何氏墳塋一般，前往石壁、東坑等地詳查，但是沒有任何的記錄或跡象顯示用

錫有此行；再由用鑑《家譜序》「故太高祖以上，派別靡得而詳也」，可以確

認子弼傳說不是家傳。

其次，子弼傳說來源是否出自鄭克永《漳浦本支譜》？答案顯然是否定

的，因為用錫指出與該譜「緒端莫接」，子弼之說必然另有來源。自家不可能

無中生有，子弼來源就指向是漳浦宗親的口述傳說，至於傳說起源的時間可

能是在鄭克永作譜之後。2014年之旅，東坑社指出子弼是於宋元之交遷居東

坑，為東坑鄭氏開基祖；文字記載則是來自外人家譜《漳浦營裡鄭氏族譜》的

引言《家譜小引》。相關事實詳述於後文「捌、鄭子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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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錫知道將有鄉試之行「余幸遊泮宮（彰化縣學）俟後赴省鄉闈（福州貢

院），回浯抵漳查考其詳未晚也。茲雖緒端莫接，而將遷浯之泒續筆於譜，亦

足見數典之不忘，異日枝葉茂盛再續而書之，以致於無極，於此篇且為之券

云。」可以確認鄉試前用錫已作成本族「浯江懷仁世系家譜」，這是本族家譜

1.0－鄭用錫版《本族譜》；然而，用錫雖然知道「緒端莫接」的事實，但是

為了再次確認，仍將「舊譜」與「子弼傳說」等資訊寫入《本族譜序》，準備

利用鄉試時順道查考其詳。

二、本族家譜2.0

《浯江鄭氏家譜》是本族家譜2.0，為用鑑之作。《浯江鄭氏家譜》包含

有兩篇序文－《浯江鄭氏家譜序》與《浯江鄭氏族譜世系錄》。綜合這兩篇序

文，結論是與《漳浦本支譜》「委窮源究未相接23」，但是用鑑仍然記錄傳言

用以開啟後人尋根之端。用鑑的記載有：1. 金門會議的結論是「委窮源究未

相接」；2. 二十字行相同；3. 「子弼公仙遊遷居漳浦」係漳浦伯叔相傳（傳

聞）；4. 「懷仁子孫」傳聞－「漳浦之石壁東坑二處宗親皆是為懷仁祖所自

出，世遠年湮疑信莫必夫」。用鑑使用「疑信莫必夫」的詞句，意思是「信不

信由你」或者是「胡說八道」的意思。5. 記錄傳言開啟尋根之端－傳言包含

遷徙地點、字行「此亦已啟其端矣24」。

此外，用鑑「吾族始遷浯江年代未詳，家譜所載始於…陳氏奉太高祖妣何

氏栗主」，這段文字所指的「家譜」，就是用錫尋根前修的家譜1.0－《本族

譜》；這段文字也同時說明前述何氏神主的記載係始於用錫《本族譜》。

三、本族未能確定的細節

比對家譜1.0與家譜2.0《序文》，有幾個細節尚無法確定：

－	「金門會議」：鄭用鑑對於漳浦叔姪「賫帶族譜赴浯面會(考核)」，

有兩段輕重不同描述：於《家譜序》僅以「莫得其詳」帶過；但是在

23 《家乘》頁六十，鄭用鑑 。
24 《家乘》頁六十，鄭用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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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系錄序文》卻以非常強烈的語句「委窮源究未相接」作為會議的

結論。「抄譜」與「面會討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行為，用錫記載有

抄譜的事實但未記載有此會議。因此，會議的時間應該在用錫作成

《本族譜序》之後，這也意味著本族尋根歷程，除了用錫兩次赴漳浦

之外尚有金門會議，至於何人何時參與無法確認。

－	「二十字行」：用錫《本族譜序》沒有提到二十字行；但是用鑑卻有

詳細的記載而且與本族字行一字不差，這與後文將會提到的東坑字行

有明顯的差別，相當怪異。此二十字行詳述於後文「玖–二、震撼錯亂

的二十字行」。

 當用錫與用鑑審視鄭克永譜時，距離鄭克永修譜已經間隔了有一百年

之久。在如此長久的時空距離，通常後人會視需要在私自保管的家

譜，自行加入新生命或特有的記錄，不同的人加入不同的料不足為

奇。用錫與用鑑會有不同的記載，可能的原因是用錫的「抄錄譜」與

金門會議時漳浦叔姪的「賫帶譜」是屬於不同人士所擁有。現在唯一

可以確定的是在金門會議時，漳浦叔姪攜帶前來的譜中有本族二十字

行的記錄。

－	「懷仁子孫」傳聞：倘若傳聞為真，鄭克永譜必然會有懷仁與子孫的

名號或是移住金門的記載，也就不會有用錫「緒端莫接」或是用鑑的

「委窮源究未相接」，所以此事絕無可能。現在無法確定的是此傳聞

來自上述漳浦叔姪或是其他管道？倘若來自上述漳浦叔姪，就是本族

遭遇到以「相同字行」為餌的詐騙集團，欲從當時非常有錢的鄭家取

得某些利益；倘若傳聞是來自其他管道，就很有可能只是單純的誤

傳，因為石壁、東坑是鄭姓聚落，家家戶戶都姓鄭，輾轉傳言失真變

成「漳浦之石壁東坑二處宗親皆是為懷仁祖所自出」不足為奇。

上述「金門會議」、「二十字行」與「懷仁子孫」都沒有記錄於用錫的

《本族譜序》之中，不清楚是否意味著這些都是獨立於用錫之外，是屬於用鑑

個人專有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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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族家譜定調浯江
比對用錫與用鑑兩人序文，對於《漳浦本支譜》兩人分別有「緒端莫接」

與「委窮源究未相接」的相同結論；然而對於《漳浦本支譜》實為東坑家譜的

「石壁、東坑傳聞」卻是未否認，用鑑甚且大篇幅的記載各項傳聞用以開啟後

人溯源尋根之端，兩者顯然互相矛盾。由此可斷定兩人都被《漳浦本支譜》根

源「漳浦」誤導，根本不知道石壁、東坑才是真正的主角；此外，用鑑雖有

「未相接」的結論，卻也同時記錄了與結論矛盾的各項傳言，但又沒有提到當

時已經存在的祠堂與石碑，這些現象也可以說明兩人都未曾到過石壁與東坑。

再以何氏葬地的地理位置判斷：何氏卒於明永曆乙卯29年（清康熙14年，

1675），神主記載「葬於漳州大湖潭上，坐乾向巽」。經查漳州市平和縣霞

寨鎮確實轄有一村名為大湖。該村位處漳浦縣西北，車程為71.3公里；割后村

東坑位處漳浦縣北方，車程僅為12.1公里。衛星地圖顯示大湖村已屬山區，與

東坑社直線距離約為45公里左右，依現有道路徒步距離為73.3公里，需時15小

時49分。倘若該村就是何氏神主指稱的葬地，說明了兩個事實：1. 懷仁出自

東坑是毫無可能的；2. 用錫兩度深入位處偏遠山區的大湖查訪何氏墳塋，卻

未順道造訪旅程途中的石壁與東坑（不論是為了探究子弼、舊譜或是返鄉）顯

示「子弼傳說」必然是個未經證實的外來傳聞。

用錫與用鑑雖然不知道《漳浦本支譜》實為東坑鄭氏譜，但確切知道本族

與該譜世系無法相接，家譜無法上溯浯江以前。由於世系不相接，鄭克永《漳

浦本支譜》的世系自然都被拋棄，不可能編入本族家譜；但是用錫《本族譜

序》與用鑑《家譜序》、《世系錄序文》三篇序文內容與《漳浦本支譜》有

關，於本族不可能拋棄用錫與用鑑序文的情況下，徐上和樊澤達兩篇《漳浦本

支譜序》，就被留下來以供對照之用。反之，倘若本族世系與鄭克永《漳浦本

支譜》相接，家譜自然會延續自漳浦石壁東坑世系。家譜2.0稱呼為《浯江鄭

氏家譜》，由沒有特定根源的「本族」轉變定調為「浯江」，因此序文稱《浯

江鄭氏家譜序》，世系錄稱為《浯江鄭氏族譜世系錄》。之後的林開謩、李景

驤、陳望林等三篇序文當然也都稱呼為《浯江鄭氏族譜序》；大正二年的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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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就被稱呼為《浯江鄭氏家乘》而不是《漳浦鄭氏家乘》。

前文提到東坑社是一個被孤立隔離的口袋型聚落，進出僅靠一條小路。

鄭克永「歸省祖域，集父老訪舊聞」時為康熙甲申43年（1704），寬鬆的估

計，當時當地鄭姓人口絕對不會超過50戶。以修譜為目的並且「捐出己貲為

建祠之費」的人士，更是不可能遺漏同住於相同社區的任何族人。鄭懷仁年長

於鄭克永25，雖然鄭懷仁當時已經卒於金門，但因年代接近，東坑必然留有蛛

絲馬跡，譜內也會留有「懷仁父、母」或「此派遷居金門未回」之類的記載；

倘若真如傳言「漳浦之石壁東坑二處宗親皆是為懷仁祖所自出」，必然就會有

當時在世的子孫入譜並留有懷仁名號，但是顯然全無才會導致用錫的「緒端莫

接」、用鑑「委窮源究未相接」的結論。 

柒、結論
因為不知道遷居金門以前的祖先名諱，本族於1802年展開了尋根之旅。首

先由崇聰、文瑞父子赴漳抄錄舊譜，得有《漳浦本支譜》。用錫發現其世系與

本族不相接，雖然有前往漳浦詳查的計畫，但是卻不知道此「漳浦」其實是

「石壁東坑」導致用錫未能親訪石壁與東坑，也導致無法發現確切的真相－本

族與石壁、東坑鄭氏家族不相接。

本族家譜首先由鄭用錫於1816年鄉試之前作成《本族譜》，並作《本族譜

序》，是為家譜1.0；鄭用鑑接續增修家譜，定義「編年紀月」作《浯江鄭氏

家譜》，並為序文《浯江鄭氏家譜序》與《浯江鄭氏族譜世系錄》，是為家譜

2.0；大正癸丑2年（1913）鄭鵬雲整合用錫家譜1.0與用鑑家譜2.0，成就現在

印刷成冊的《浯江鄭氏家乘》是為家譜3.0。然而，用錫與用鑑兩人修譜成稿

之後未交付族人廣為抄錄，導致兩人舊稿於託付鄭鵬雲整合編撰印刷完成家譜

3.0之後，就此絕跡不見，非常可惜。

為了開啟尋根之端，用錫與用鑑記錄了程度不同的石壁、東坑傳言，用鑑

甚至記錄了「懷仁子孫」傳言。然而用鑑修譜時遵循血脈原則未受傳言迷惑，

25 懷仁生於天命8年（1623），卒於康熙19年（1680）；鄭克永於康熙43年（1704）開始修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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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譜定調「浯江」。2014年訪問東坑，完成鄭用錫未有的漳浦東坑之旅，幸

有鄭克永碑還原真相解開謎團，確認「根」不在石壁東坑。族人有必要為家譜

澄清並刪除石壁東坑各項錯誤的傳言避免再度迷惑後人。

Part 2：認祖歸宗－中國

中國漳浦東坑鄭氏對於鄭用錫祖籍地的認定與本族完全相反，究其原因

是認祖歸宗道門不同所導致。本族嚴格遵守血脈為必要，「由下往上」溯

源。中國也說血脈為必要，但接受傳說「由上往下」接續，若斷絕則「跳空

再續」，沒有家譜就拼湊剪接自他人家譜。東坑鄭氏認定他們是鄭子弼的後

代，由於鄭用錫《本族譜序》也提到子弼公，因此鄭用錫的祖籍就被認定為

東坑。鄭惠聰先生特別為此撰文《鄭用錫家族與生平》闡述本族源流，但是

錯誤太多沒有參考價值；然而，該文有關東坑社的記錄則是甚有參考價值，

是本族所不知道的。

捌、鄭子弼－出自外人家譜世系外的開基祖
鄭惠聰與鄭志輝兩人均指出「子弼」文字記載係出自《漳浦營裡鄭氏族

譜》，但是詳細探究該譜內容，鄭子弼並未被記載於該譜的世系錄，也就是說

「譜中世系無此人」。因此，欲知子弼名諱從何而來？如何成為東坑鄭氏開基

祖？就有必要先了解《漳浦營裡鄭氏族譜》的內容。26

一、《漳浦營裡鄭氏族譜》－空缺四個世代的家譜

《漳浦營裡鄭氏族譜》是康熙乙丑24年（1685）間，開基於居鰲營裡

的「鄭君福」派下譜牒，該譜是由六世孫明周乳名易水，於道光己丑9年

（1829）初修完成，並作成《族譜序》（圖7）；七世孫典章乳名淡水為了修

譜，先於同治戊辰7年（1868）完成家譜引言《家譜小引》（圖8），同治己

巳8年（1869）完成君福派下增補工作，同時重新抄寫《譜例》並署名「柒世

26 東坑社提供的影本有電腦打字的封面，稱呼為《漳浦營里鄭氏族譜》，但此譜世系錄記「居鰲營裡」；漳浦
營裡、營里或居鰲營裡均指同一個族譜，以下通稱《漳浦營裡鄭氏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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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孫典章乳名淡水抄寫」，兩人的關係如圖9。

之後，作者典章（淡水）再於同治壬申11年（1872），企圖將被他記載

於《家譜小引》身處五百多年前被稱為舊鎮開基祖的「光德」，逐世下續到

「君福」27。但是作者典章（淡水）無力完成，只能下接到「敦」字輩，距離

27 七世典章以為家族係由舊鎮光德下接至居鰲君福（直系親屬）；但其堂叔（即創譜作者）六世明周對於舊鎮
與居鰲君福之間的認知卻是「旁系」關係。六世明周《族譜序》相關世系源流的記載：「我鄭之祖原居保

鄉，延及 祖遷居於荊江，即今徑港也，厥後隨方散處不能備載。公（君福）於國朝康熙二十四年大展界以
後，聿來熬之營裡鄉胥宇焉。公即某公之子也、某公之兄弟也，其某公亦由荊江移居於舊鎮白令石。夫我祖

自荊江來熬，至余之身傳祚已經六世矣」。筆者本文跟隨東坑採用典章《家譜小引》世系，但於此註腳記錄

兩位作者對於己身世系源流的個別認知。

圖7：《族譜序》第一、二頁合併，六世明周（易水）作

圖8：《家譜小引》第一頁，七世典章（淡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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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漳浦營裡鄭氏族譜》兩位作者明周（易水）與典章（淡
水）關係圖（鄭炯輝整理）

圖10：典章認知的光德派下，止於敦字輩（鄭炯輝整理）

君福的「君」字輩之間

尚有四個世代的空缺，

即「華太汝以」四個字

輩全部空缺（圖10）。

至於鄭君福承續自「光

德」那一個派下，作者

典章也不知道。

《漳浦營裡鄭氏族

譜》世系錄中並沒有任

何人遷居到東坑的記

錄，換句話說就是居鰲

營裡鄭氏與東坑鄭氏完

全沒有關連。為何東坑

鄭氏指稱《漳浦營裡鄭

氏族譜》就是他們的族

譜，這就必須要看該譜

的《家譜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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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異功能追溯源流

《漳浦營裡鄭氏族譜》第二序文－《家譜小引》是典章之作，雖說是小引

但文章相當長，共計引了13頁。此引言跨越元至正壬午2年（1342）至清道光

戊戍18年（1838），將近有500年的時空範圍。作者典章（淡水）於小引第一

頁開始寫距離他所處年代五百多年前的舊鎮開基祖「光德」遷移、分衍、建宗

祠、修祖墳、族人械鬥⋯等與外人無關的家務事已經寫到第12頁的前半頁。

隨後，作者開始訴說他於

嘉慶甲子9年（1804）夏，聽

聞諸父老講述家族源流，但是

作者卻是出生在25年之後的道

光己丑9年（1829），圖11，

且有二段（頁）文字都是如此

說，不清楚作者是如何運用

「特異功能」辦到的？

家族源流有兩段文字，分

屬不同的頁面而且中間夾雜著

一頁《漳浦八景》。第一段源

流「至嘉慶甲子夏，聞諸父

老頗知源流，入閩始祖於東

（西）晉永嘉時，自河南固始

縣白沙鎮，避地到閩，僑寓

興化。至琳芝公五世，所出

有十八公郎，肇基各處傳繼於

今，全閩諸鄭俱由此出也。丙

寅秋，緣事客泉，乘間往雙路

口，從西北行，德化永春之

路，及清源山西北峰之下，乃

圖11：《世系錄》作者典章（淡水），排列七世（世系圖
錄合併格式，承續自君福）

圖12：第一段源流記載（後一頁為漳浦八景）



95鄭用錫的未完成之旅 

初祖籍也，歷稽舊跡，知實季（際）有四德公：紋德、慧德、達德、光德」至

此全頁完，結束第一段源流敘述（圖12）。

第二段源流之前尚有《漳譜八景》一頁（省略）。第二段源流前半段大致

與第一段相同，全文為：「至嘉慶甲子夏…全閩諸鄭俱由此出也」。之後出現

光德的爸爸「文欽祖」：「但有四德公，父號文欽祖，隨達德公於石井基。

長汶德公住居於舊鎮埔尾社

基；次慧德公住居在漳州府古

縣社基；三達德公在泉州府石

井社基；四光德公在舊鎮港開

基焉。」接續「但泉州開來四

德公亦有乳名子良、子弼、子

賚、子予」至此結束《家譜小

引》。「子弼」這兩個字就僅

僅出現在倒數第六與第五個字

而已，此時作者改稱第十六世

孫，並署名典章存記，圖13。

「文欽四德公」與「泉州

四德公」，到底是一個「四德

公」，還是兩個「四德公」？

對於一般家譜世系錄記載有名

諱生娶卒葬，光德並無乳名的

記載（圖14）；既然知道光

德父親為文欽，為何文欽未列

名於世系錄？其他三位「四德

公」連名諱都沒有，自然也就

沒有乳名可言，更不會談到生

娶卒葬。

圖13：第二段源流記載，作者典章改稱第十六世孫並署名

圖14：光德世系錄第1頁關於光德的記載（純世系錄格
式，典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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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家譜對於列名世系錄

都有嚴格的規定，血緣、過房

或認養為必要條件。作者於

《譜例》訂定有「譜圖於世代

承接之處，必用紅繩連貫者，

聯血脈相通之意」，應該是無

法確認血脈相連導致作者未將

傳聞中的文欽列入世系錄。

由東坑社提供的資料顯

示，有位鄭榮都先生「採典章

棄明周」並將這兩個四德公

「依序相等」做成如圖 1 5的

世系圖。比對《家譜小引》與

《光德世系錄》，兩者皆由光

德開啟家族分衍記錄。作者典

章（淡水）明言文欽與四德公

都是「街談巷語」，未將文欽

列入世系錄必然有其考量，圖

中的注解顯示鄭榮都並無其他

文獻，不知道如何證實依序相

等的關聯。

倘若子弼就是慧德，他曾

經落腳居住的地方至少有漳州

府古縣、仙遊縣（位莆田市）

與漳州府漳浦縣等三地，到底

哪一個地方才是正確的開創基

圖15：鄭榮都製作的世系圖（東坑社提供）

圖16：鄭惠聰先生手指「子弼」出處（涂夢龍先生攝影）



97鄭用錫的未完成之旅 

業、繁衍子孫的開基地？假如子弼不是慧德，此世系圖必然就是個錯誤的推

論；其次，倘若堂叔明周的認知（見註27）才是正確的歷史，該如何處置這些

四德公？到底是六世明周「數典忘祖」或是七世典章「竹篙蹈菜刀」？這一段

歷史與浯江本族沒有任何的關聯，不必再與詳究。

《漳浦營裡鄭氏族譜》明顯與東坑無關，為何東坑鄭氏將其視之為家譜

呢？此乃東坑鄭氏認定自己是「鄭子弼」的後代，鄭志輝與鄭惠聰兩人都強調

並以手指出「子弼」出處（圖16）。因為《漳浦營裡鄭氏族譜》出現了「子

弼」這兩個字，依據他們的邏輯這就是他們的族譜；鄭用錫的《本族譜序》也

有「子弼」這兩個字，因此《漳浦營裡鄭氏族譜》也就必然是鄭用錫的家譜。

這就是他們宣稱鄭用錫為後人的依據，而且是唯一的依據並影印提供團員。至

於鄭克永《漳浦本支譜》是否真如東坑社所稱「所有家族資料全都因為文化大

革命遺失毀壞」，或是因為內無「子弼」這兩個字而不被東坑鄭氏視為族譜，

外人無法知道。

Part 3：祖先崇祀－中國

玖、漳浦東坑祠堂–鏤刻外人昭穆
由「思親堂」往毛頂

山方向，大約行進四百公

尺之後，就到達鄭漢國口

中的「鄭姓宗祠」，2013

年11月改建落成之後命名

為「弼興堂」（圖17），

弼興堂居高背山，民宅三

面環繞，都是古式屋宇大

約有30戶左右。

對族人而言，當踏入弼興堂立即會感受到強烈的震撼並導致錯亂。因為

圖17：2013年11月落成的弼興堂（涂夢龍先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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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石柱刻有斗大的本族字行「光國崇文德 安幫建武功 紹先雄繼志 勳業際昌

隆」，對於沒有心理準備的族人來說，會立即誤認為這裡就是祖先之地（圖

18）。但是由「弼興堂碑記」與鄭志輝的講解，卻透露出這是個未做足功課卻

刻意設計的精美道具，稍後詳述。

祠堂中懸「弼興堂」匾額，右方懸有為鄭用錫設置的「開台進士」匾額，

左方懸有為「大清江南都督」鄭克永設置的「康樂大夫」匾額（圖19）。

左、右兩個匾額都是由「世界鄭氏宗親總會兩岸聯誼會」會長的鄭慶章撰贈，

鄭慶章該人與本族沒有任何關聯也不認識，更不知道他為鄭用錫設置匾額的動

機。開台進士很容易理解，但是「江南都督」與「康樂大夫」到底是什麼官卻

是無法理解？遍查清代文武職官銜，完全找不到「康樂大夫」、「都督」、

「江南都督」或「大清江南都督」，這部分還需要再查證。

圖18：廳堂鏤刻本族字行，令族人震撼錯亂（人物臉部經馬賽克處理，涂夢龍先生攝影）

圖19：開台進士與康樂大夫匾額（涂夢龍先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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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沿革－山寨拼湊的碑記

弼興堂碑記（圖

20）第一段是海納百

川、山寨拼湊的大集

合：「漳浦東坑鄭氏

宗祠“弼興堂＂系滎

陽望族入閩後裔之祖

祠。宋元之交，先祖

子弼公由仙游遷居漳

州府漳浦縣，卜宅毛

頂山下石壁東坑，天

賜寶地，拓荒耕耘。后子孫繁衍，漸以昌盛，蕞土幾於難容。為求拓展，各

房均有子孫遷居各地：本縣官 （任）之田中央新樓仔、龍溪縣；漳浦縣城；

長橋、岩仔頂、石 、倒橋、羅山尾等；金門之李洋鄉、台北淡水、后 （後

龍）、新竹水田北、台南等，不一是處。」

文中「宋元之交」出自《漳浦營裡鄭氏族譜》引言；「子弼公由仙游遷居

漳州府漳浦縣」出自用鑑「子弼公自仙遊遷居漳浦」稍微改了幾個字；「卜宅

毛頂山下石壁東坑」山寨自用錫「卜宅石壁東坑兩處」；「后子孫繁衍，漸以

昌盛，蕞土幾於難容」又再次山寨自用錫「子孫漸以昌盛，蕞土幾於難容」

但多加了三個字；「官 （任）之田中央新樓仔」與用鑑「官任之田中央新樓

仔」相同；子孫遷居各地…「金門李洋鄉、后 （後龍）、新竹水田北」是指

本族，屬虛構杜撰。至於「台北淡水」可能是誤解自用錫《本族譜序》「寄居

於台之淡北」係指當時的淡水廳治，而不是現在的台北淡水；至於「台南」就

不知道山寨來源（鄭成功？）。

子弼「衍派歷程」山寨拼湊自不同的外人家譜序文，「子弼」本人呢？

圖20：弼興堂碑記（部份，涂夢龍先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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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震撼錯亂的二十字行

前文提及，當族人踏入弼興堂時，會立即感受到強烈的震撼繼而導致錯

亂，原因是正殿石柱鏤刻有斗大的本族字行。鄭惠聰文《鄭用錫家族及生平》

敘述他訪問擔任二十多年村長、支部書記的東坑社耆老鄭漢國，指出東坑鄭氏

的昭穆為「祖上合雙龍 紹昌隆繼智 功國同文德 安邦建武君」，原書於祠堂木

柱；現在祠堂改建以後，木柱改用石柱，看到的卻是「光國崇文德 安幫建武

功 紹先雄繼志 勳業際昌隆」已非原有的東坑鄭氏昭穆。

碑記第二段「明代之期族人募資修護祖廳，改建為祠堂，遂將宗親所屬浯

江昭穆，輩序：光國崇文德，安幫建武功，紹先雄繼志，勳業際昌隆。作為廳

聯刻其上，以便各派宗人相聚於春秋，同祭先祖…（以下省略）」可以看出來

東坑社明顯知道該「浯江昭穆」並非他們所用。現任東坑社的代表鄭志輝對此

段碑記的說明為：「東坑社是於明代時期懷仁移居金門之後，派遣族人前往金

門（浯江）將此二十字行抄錄帶回東坑。」但此說法顯然是沒有做足功課的台

詞。懷仁卒於1680年，時為康熙庚申19年或者是南明永曆34年，是明朝垂死

掙扎時期，但對於某些人來說還算是明朝。碑文「明代之期」必然是指南明，

而且是在懷仁有限的生命期間之內，否則此說法不成立。然而這段期間根本還

沒有所謂的浯江昭穆，無人依此輩序命名。

本族何時開始使用昭穆字行至今還是一個謎。倘若是懷仁所創，子世輝必

然會以「光」字命名，然而卻非如此。世輝有五子，《家乘》雖以譜名記載為

「國」字輩：國周、國漢、國晉、國唐、國慶，但是神主卻全都以「碩」字開

頭，依序為碩彥、碩膚、碩德、碩龍、碩俊，全都沒有「國」。第一位「國」

字輩國周誕生時，是南明包含鄭成功都已經滅亡18年之後的康熙40年。國字

輩譜名可能是後人之作，但已無任何資料可考。東坑社為何要將本族字行刻於

自家祠堂，只能說本族字行必屬大吉大利且深感榮幸。

再說，派遣族人渡海抄錄外人昭穆刻於自家祠堂，必然是眾所皆知的家族

大事，南明滅亡之後才作成的鄭克永《漳浦本支譜》必然會有懷仁移居金門的

記錄。但是顯然不是如此，才會有鄭用錫的「緒端莫接」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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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各派宗人相聚於春秋，同祭先祖。」這就是統戰！「統戰」說明了

東坑鄭氏謊稱鄭用錫為後人的動機與目的；匾額、祠堂都是統戰的道具！同

時，鄭漢國指出的東坑昭穆就此消失。「統戰」也就解釋鄭志輝面對「漳州大

湖」的詢問，僅以「有此地名」模糊回應，不願意指出正確位置的原因。

三、起建時間

鄭克永《碑文》與徐上《序文》，兩者都記「建祠」而非「修祠」。徐上

是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必然知道建祠與修祠的差異，其序文記載鄭克永於康

熙甲申43年（1704）「歸省祖域，集父老訪舊聞，慨然謀所以修譜者，且捐

出己貲為建祠之費」並參照碑文中的「樂與賢族眾建宗祠置烝田春祀秋嘗」來

看，東坑社應該在康熙43年（1704）這段期間方始擁有族譜、祠堂與祀田。

四、弼興堂神主

弼興堂神龕有五幅用奇異筆書寫的全新牌位，除中央牌位看不清楚外，其

他四幅都是個人牌位（圖21）。依左尊右卑的次序：左方為「高祖子弼」與

「高祖媽何氏儒人（孺人誤寫？）」兩幅神主；右方為「開基祖」與「開基祖

媽」兩幅神主。所有的牌位都書寫「鄭府子孫立」，筆跡也都相同。

一般祠堂的神主排列大都以「始祖（開基祖）居中，左昭右穆」，但是

弼興堂的神龕將

「開基祖」列於穆

（低）位；子弼被

稱呼為「高祖」列

昭（高）位，但是

在碑記裡又被記為

開基祖，似有矛

盾。令人好奇的是

居中最高位的神主
圖21：弼興堂神主（涂夢龍先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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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高祖子弼」神主是否有任何的生卒葬地記載？令人不解的是：東坑社

自承沒有任何的史料，到底是如何知道子弼配偶（高祖媽）為「何氏」？

五、祭祀－弼興堂與中國福建漳州地區

2014年12月出發前，發現有中國媒體報導新竹某鄭姓宗親團體早於6月時

就已經到過古縣、東坑等地謁祖，令人感到怪異之處是該團行禮方式係以「燒

香」與「古式三叩首」為之。由於承辦該團的旅行社領隊與我們相同，因此

於行前會議提出來問領隊。未料爵三的女兒鄭麗華出面代替領隊回答：「那是

中國子孫在拜，我們去哪裡只是觀禮而已。」她是該宗親團體的幹部也有隨團

去東坑，雖仍存疑但有她說明保證，心想倘若如此則是合理，只要不是燒香拜

拜，鞠躬致意也無彷。事後由該團的照片顯示該團在東坑社是「燒香」；至於

「古式三叩首」是中國媒體自行加料或是在古縣⋯等其他鄭姓宗祠行之？由於

沒有該團在東坑社以外的活動照片，無法確認。

赴弼興堂前一晚的聚會，父親回覆鄭志輝詢問有關行禮之事，明確告知：

「這一次我們行鞠躬禮，倘若確認本族是由東坑遷居金門，明年將組大團再次

前來，屆時再行跪拜禮。」第二天進入弼興堂後，大家排列準備鞠躬致意，東

坑鄭氏點香時還以為是他們要拜，未料到居然是交給我們拜，立即感到全身非

常不舒服，頓時變成臭臉卻又無法發作，只好面對神龕，據實以告：「此行不

是拜拜。一行19人來自台灣新竹，除鄭麗華外，本族18人歷代祖先住北門鄭

氏家廟，自有家祖先保佑⋯。對不起！打擾清夢，保證永遠絕對沒有下次！阿

門！」

由弼興堂碑記「以便各派宗人相聚於春秋，同祭先祖。」與東坑社提供的

上述宗親團體《台灣新竹鄭氏代表團首次回漳州謁祖訪親》文章內容，可以明

顯看出中國漳州地區各地鄭氏宗祠，要求與祠堂無關的外人祭祀其先祖，此點

與本族祭拜公媽祖先完全不同。下文依前述「弼興堂」內容與本族「鄭氏家

廟」稍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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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祖先崇祀－台灣

壹拾、新竹北門鄭氏家廟
家廟、祠堂都是私家設立以供奉祖先神主的祠廟，是祭祀祖先的場所。子

孫由祖先而來，祖先為子孫之本，祭祀代表子孫不忘本。由於祠堂為家族之

本，進入祠堂代表舉行祭祀，自然造就成「外人不入」的現象。原因當然是外

人之本（祖先）不在此，也代表外人不忘其本。新竹北門鄭氏家廟過去對於進

入家廟有嚴格的規定，但隨著時代的演變，家族婦女也可進入鄭氏家廟祭拜，

外人入內參觀也不再是禁忌，也不需要燒香拜拜。相對的也曾參觀過外人宗

祠，也從來沒有被要求燒香拜拜。雖然不再是禁忌，但一般還是外人不入，更

不會有人將祠堂當成廟宇到處祭拜。任何人可以自由選擇萬神、無神或是特定

之神，但是公媽無從選擇，必有一本且是唯一。

一、歷史沿革－祭祀公業

道光元年（1821），為慎終追遠祭祀祖先，延續明倫尊親傳統，用錫、文

順、用鑑三人發起建宗祠，立即獲得熱烈響應，14位文字輩堂兄弟出資分八

股成立「祭祀公業鄭振祖公」興建祠堂28。道光3年（1823）用錫進士登科、

授職內閣主事，隨即上奏朝廷興建家廟，道光6年（1826）詔准。道光10年

（1830）祭祀公業為沒有渡台的文玉興建家廟於金門（圖22、23）；道光16

年（1836）再以三百七十元購得寶斗仁北勢窩草地一所以為「祀田」；新竹

原有的祠堂則陸續擴建與改建，於咸豐3年（1853）成為現今「鄭氏家廟」格

局（圖24、25）。

28 用謨、文得、文瑞、文哺、文哲、文超各一股，文理/用錫/文順/文靜共一股，用鑑/文玖/文琳/文富共一股。
原始鄭氏祠堂為一般祠堂格局，大約只有現今正殿部分，也非燕尾屋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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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公業「鄭振祖公」自1937年起，設有管理委員會依章程行使職權，管

理祭祀公業所有事務，所有管理委員均為無給職（金門鄭氏家廟由金門族親自

行管理，不在本祭祀公業管轄之內）。主席管理人對外代表本公業，對內管理

祀產。祭祀公業「鄭振祖公」組織規約於民國51年（1962）制定；民國89年

（2000）修訂規約並更名為祭祀公業「鄭振祖」；民國93年（2004）第二次

修定規約；民國101年（2012）依據政府公佈的《祭祀公業條例》取得法人資

格，全名為「祭祀公業法人新竹市鄭振祖」。

二、鄭氏家廟－鏤刻倫常之道

「家廟」是古代宗廟制度下的產物，《宋史．卷一○九．禮志十二》：

「群臣家廟，本於周制，適士以上祭於廟，庶士以下祭於寢。」因為鄭用錫詔

准興建家廟，族人同蒙其惠、共享榮耀得有家廟待遇。

圖22：金門鄭氏家廟（拍攝年代未詳）

圖24：日治大正時期的鄭氏家廟（攝於1916年
竹社大會，張子唐先生贈送）

圖23：金門鄭氏家廟（鄭博元先生攝影）

圖25：鄭氏家廟俯視圖（鄭炯輝攝於2004護龍
修復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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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祀祖先神主是建家廟唯一的目的，是先靈靜修場所，因此大門都是關閉

的，族人不得隨意進入。開啟家廟大門進入家廟代表祭祀，因此入家廟自古就

有一套必須遵守的行為法則。

相較於弼興堂廳堂石柱鏤

刻「外人昭穆」，新竹鄭氏

家廟石柱則是鏤刻「倫常之

道」。進入鄭氏家廟前的兩根

石柱（圖26），宣告家廟的

「目的」與「行為法則」，現

代的話語就是「契約關係」。

龍邊石柱：「收族敬宗  明尊

親之誼」說明家廟是為了收納

族人，以為尊敬祖先與族人親誼關係；虎邊石柱：「左昭右穆 見長幼之倫」

宣告家廟內的行事法則是依據輩份、年齡的倫常關係。這兩根石柱的文字告訴

將要進入家廟的族人，家廟內族人互動的行為準則就是「輩份與倫常」，進

入家廟代表接受準則，拒絕接受者不要入內29。因此，家廟舉行春、冬祭祖大

典時，都會看到老者以一派輕鬆的態度對著毛頭小子稱呼「叔叔」甚至「叔

公」；毛頭小子則是不知所措，不知道要如何回應的有趣例子。

家廟內，石柱分別鏤刻「家訓」、「世系源流」與「崇祀祖先」三類：

1. 「家訓」鏤刻於前殿石柱：分別是「溯卿士緇衣 勿忘祖德」、「傳尚

書革履 勿墜家聲」、「光前啟後 便成天地完人」、「祇父恭兄 即是祖

宗肖子」。

2. 「世系源流」鏤刻於正殿神龕前神桌兩邊石柱：「歷有唐入閩以來 綿

綿延延  溯源總歸一本」、「由昭代遷浯而後  繩繩繼繼  衍派又見分

支」。

29 依宗廟制度法則：祖先神主牌位依據昭穆輩序供奉於神龕；祭祀時，子孫也按此規定排列行禮。由於婦女己
身無法敘昭穆（入門媳婦隨其夫、出嫁女兒隨外人），是婦女自古不得進入家廟的原因。

圖26：入家廟前的龍、虎邊石柱（影像經數位合成，鄭炯
輝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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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崇祀祖先」分別鏤刻於中央神龕與昭、穆位神龕之間的石柱：「靈爽

式憑 統世代高曾 共昭肸蠁」、「春秋匪懈 合子姓兄弟 同薦馨香」。

正殿壁書：「忠孝節義」。

家廟內有多幅滿清封建時期的聖旨牌與匾額：

1. 聖旨牌：鄭用錫「覃恩誥命」、鄭用鑑「誥舉孝廉方正」、鄭用錦妻張

棗（如蘭母）「天旌節孝」；「崇祀鄉賢」3幅，分屬鄭崇和、鄭用錫

與鄭用鑑所有。

2. 代表功名的匾額：鄭用錫「進士」、鄭用錫「文魁」、鄭用鑑「拔

元」、鄭用錫「春官大夫」、鄭用銛「選元」、鄭如松「優魁」、鄭如

松「文魁」、鄭如雲「恩元」、鄭如椿「太守」、鄭如磻「選元」、鄭

如梁「明經」、鄭用鈺「明經」。

日治時期的匾額：鄭用鑑「學界山斗」。

三、鄭氏家廟神主

鄭氏家廟屬士大夫家廟，除了中央神龕外尚有「昭位」與「穆位」共三個神

龕。家廟內供奉太始祖考暨妣何氏、始祖懷仁考妣及以下的祖先。家廟內所供

奉的祖先並未限定為祭祀公業的各房派下，他房派下亦可入祀家廟。（圖27）

1995年家廟正殿因地震倒塌時，神龕中共有115幅神主牌位。其中太始

祖、始祖暨二世祖考妣係以總牌合祀；三世以下，除未娶者外，都是考妣同

牌。其中有二幅牌位較為特殊：鄉賢牌位是其一，合祀崇和、用錫與用鑑三位

鄉賢；其二是五世用謨女弄姑守貞未嫁30，神主記「皇清故貞女閨名芳蘭字德

弄鄭氏之神位」是家廟現存唯一的女性神主。31

30 《家乘》頁六十五。
31 正殿修復整建時，家父抄錄所有供奉於家廟的神主牌位，時為乙亥（1995）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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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例行祭祀與春冬二祭

相對於「弼興堂」希望所有各派宗人同祭先祖，本族自古即認為祭祀為承

繼香火子孫的己身責任，未有邀請外人祭祀的紀錄。

鄭氏家廟每年的例行祭祀分為年節32、個人祭典與春冬二祭三類。年節祭

典屬應景性質，儀式簡單由值年股辦理；太始祖妣何氏、始祖懷仁考妣、二

世世輝考妣與繼妣等六位先祖是所有各房派族人共同的祖先，因此有個人祭典

於相對應的忌日舉行，由值年股負責祭祀33；三世以下各世代沒有個人祭典，

但與上述六位先祖共同享祀於春、冬二祭，由各自衍派分枝的子孫參與典禮祭

拜。

32 指接神、福德誕、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千歲爺誕、尾牙⋯等節慶，儀式較為簡單。
33 太始祖考名諱、生卒時辰均失傳，因此無個人祭典。

圖27：鄭氏家廟正殿神龕（例行祭祀之一，鄭炯輝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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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家廟每年的例行祭祀，最

隆重的祭典就屬分別於上元與冬至

舉行的春冬二祭34。自從用錫詔准

建家廟，春、冬二祭隨即遂行三獻

禮祭祖並流傳至今35。現今祭祀公

業《祭祀細則》明定：「春冬二祭

乃祭祀祖先最重要之祭典，儀式中

遵行古禮行三獻禮」確保未來延續

此自古流傳至今的儀式。（圖28）

上元、冬至的「祭祖大典」分

為「祭福德神」與「祭祖」兩個部

分。福德神守護家廟勞苦功高，因

此祭祖前先行祭拜福德神，由族中

輩份最高、年紀次長者擔任「主祭

官」，儀式在正殿側門外、位於護

龍的福德祠舉行。

「祭祖」是主要儀式在正殿舉行。主持祭祖大典的主角是「主祭孫」，由

族中輩份最高且年紀最長者擔任。典禮儀式由主祭孫率領陪祭孫，依昭穆輩序

排列就位完成後展開。禮生執事則各司其職，任務只有一個：「襄助主祭孫完

成祭祖儀式」。

34 選定上元與冬至祭祖與古代「陰陽」的概念有關，兩者分別是年度陰、陽之始，因此祭拜並敬告祖先萬象更
新、萬物正始。中國古代曆法是陰曆與陽曆並顧的「陰陽合曆」，特色為「月是太陰月（朔望月），年是太

陽年」。於陰陽合曆的環境中，上元屬陰曆是農曆年第一個滿月日，是陰之始；冬至屬陽曆是陽之始，逐日

晝漸長、夜漸短，直到晝最長、夜最短的夏至。現行國曆採用西（陽）曆，因此屬陰曆的上元日是變動的；

冬至為二十四節氣之一，於黃道視覺軌跡（或公轉）是固定的，但是地球公轉週期平均為365.2422日並非
日的整數倍，導致有閏年的設計，因此冬至日大約會有前、後一天的變動（以12月22日為準）–即國曆12月
21、22或23日。

35 《家乘》記載係屬滿清時代「官祭祠廟三獻禮」，《家乘》頁十三之六。古代舉行祭典時，初次獻酒為初
獻，再次獻酒為亞獻，第三次獻酒為終獻，合稱為「三獻」。《續漢書志．第二五．百官志二》：「光祿

勳，卿一人，中二千石。……郊祀之事掌三獻。」

圖28：鄭氏家廟祭祖大典（2002冬至祭祖，鄭炯輝
攝影）

圖29：讀祝（左）與司嘏（右）（影像經數位合
成，2002冬至祭祖，鄭炯輝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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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大典是古老封建、與祖先有高度互動的儀式。互動首見於「初獻

禮」，初獻酒完成時，祝位執事跪向神龕讀祝，代表主祭孫向祖先報告：「某

年某月某日，主祭孫○○、陪祭孫○○、○○⋯等與在場族人，已準備妥當各

項牲禮，來向列祖列宗神位之靈祭拜⋯。」（圖29左）

祖先的回應則見於主祭孫第三次向祖先獻酒完成「終獻」時，「司嘏」執

事站立、面向族人宣讀嘏辭（圖29右），意思是「祖先向所有族人，祝福每

個人都有孝順的子孫與永久的長壽⋯。」以回應子孫祭祀、不忘本的孝心，

這是儀式中最特殊的地方36。讀畢，主祭孫向祖先「獻帛37」；祖先再以原先

獻給祖先的酒與祭品賜與子孫同享，由主祭孫代表接受，這是程序中的「飲福

酒」與「酢福胙」。觀禮者這時候可以看到主祭孫將酒杯（爵）與祭肉（稱

為福肉）放到嘴邊，象徵主祭孫代

表族人接受；之後，所有族人面向

燎所「望燎」，由禮生將「祝文」

與「帛」焚化送達祖先38，祭祖儀

式到此就接近尾聲了。祭典禮成之

後，等候在廟裡與廟外的族人，不

分男女老幼，排隊等候行跪拜禮崇

祀祖先（圖30）。

結語、新竹北門鄭氏家族的驕傲
因為鄭用錫，新竹北門鄭氏家族擁有「家廟」當然是件光榮的事情。然

而，鄭氏家族最以為自豪的不是家廟硬體本身，而是族人內在自發地對於祖

先的崇敬與其彰顯出來的向心力。引用父親家書「大約是民國83或84年的事

情，發現有一對年輕男女在廟埕徘徊，一直往家廟裡頭探。詢問之後才知道男

36 一般三獻禮（祭神、祭孔）享祀者在典禮儀式期間享用祭品，沒有類似「司嘏」由享祀者祝福崇祀者的程序
（吃飽不理、求神神不應）。

37 帛是絲織品的總稱，可為帛書用來記載文字；亦可為玉帛－玉器和絲織品，都是古代名貴的物品，用為諸侯
朝聘或嫁娶行聘、祭祀的物品。

38 古時藉由焚燒實物，希望祖先能夠收到供奉的祭品。

圖30：禮成之後，子孫排隊等候行跪拜禮（2002冬
至祭祖，鄭炯輝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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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芬蘭人，女生是我們鄭家人（名字與房派都忘了）。兩人已經結婚，都在

美國深造獲得學位後，準備回芬蘭途中。女生說是因為深怕回到地球另一端的

芬蘭之後，就沒有機會再回到台灣新竹來，所以捨近求遠，選擇東向橫跨太平

洋回到新竹家廟。太感人了！立即開廟門，鳴『祭祀之鼓39』，請他們自行上

香向祖先報告。」

父親又書「近十幾年來，很多男女族人遠從宜蘭、花蓮、斗六、高雄，甚

至從遙遠的日本、新加坡、美國、歐洲各地趕回來參加春冬二祭的祭祖典禮。

廟裡、廟外數百位男女老幼族人，忍耐等候典禮完成之後，入廟跪拜祖先。這

些千里迢迢從遠地，甚至坐飛機從世界各地回來的族人，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

行一個不到1分鐘的跪拜，這些是鄭家自豪的事情。」

本文定稿感謝張德南老師多次商討指正，特此致謝。

承蒙  莊萬壽教授、宗兄欽仁教授來信指正與父親華生教授平日指導，一

併致謝。

39 家廟祭祖時，擊鼓依功能分為「通鼓」與「祭祀之鼓（祭鼓）」兩種。「通鼓」是為了招集族人；「祭祀之
鼓」用於祭祀時。兩者都是四段鼓，下接「平鼓」、「散鼓」與「收鼓」等三段鼓。祭祀之鼓為「鼓四擊

（短、重）–暫止」數次，後接「平鼓」、「散鼓」與「收鼓」。擊鼓的族人需選擇熟習節奏者，否則就只
有鼓聲，分不清是第幾通鼓或是代表祭祀的祭祀之鼓。



111鄭用錫的未完成之旅 

《漳浦營裡鄭氏族譜》、鄭惠聰文⋯等均以電子書形式留存新竹市文化局

文化資產課。

本文刊載的相片：東坑社相片由領隊涂夢龍先生拍攝贈送、圖2摘自《漳

浦鄭氏會刊》、圖23由鄭博元先生攝影贈送、圖24係張子唐先生提供贈送，

一併致謝。

團員：

利源：華生（邦）、炯輝（建） 

文瑞：聰明（功）、渭津（功）、紹鎰（紹）

文超：根旺（武）夫婦

吉利：嘉武（武）

永承：枝田（建）夫婦、啟宗（武）、武煒（武）夫婦

恆升：秩宗（建）夫婦、建明（建）夫婦

頂恆升：寶琴（武）

鄭麗華

文責由作者鄭炯輝自負與其他團員無關。


